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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牵挂的“小偷”
李忠义

尘世画卷

小学奇事
姜兆义

当我面对那个自称“小偷”的男孩，有种无以言
状的惆怅。稚气未脱的脸、迷茫忧郁的眼，让我震
撼、心痛，甚至多了几分牵挂和同情。

三十多年前，一个临近春节的傍晚，天上飘着
雪花。从青岛回家乡的我，错过了回家的最后班
车。找朋友不着，我漫不经心地在小城的大街上溜
达。夹着雪花的寒风，紧一阵慢一阵地刮着。我裹
紧衣领折进荷花湾南边的那条胡同，想填填肚子暖
暖身子。总算找到一家小店。屋内干净整洁，炉火
烧得很旺，上面的水壶“吱吱”作响，整个屋子暖烘
烘的。

“老板，一碗羊汤，一个麻辣豆腐，两瓶啤酒。”
我找个靠近炉子的地方坐下，招呼着店主。

“一人不喝酒，两人不赌钱。”喜欢热闹的我倍
感冷落。电视上在播放新闻，我草草扫了两眼，就
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致。

羊肉汤辣得我额头冒汗，旺旺的炉火烤得我摘
下帽子、脱掉了外衣。不过酒喝得没劲，自斟自饮，
没滋没味。我期盼朋友会突然出现，即便吹吹牛聊
聊天，我亦心满意足。我知道是异想天开，朋友此
时说不准正在哪个地方喝得热火朝天。

好象八点不到的光景，新闻联播刚播完一会
儿，我对面冷不丁坐下一个人。我诧异，那么多空
闲地方，他怎么就单单坐到了这里？抬眼瞅瞅他，
十七八岁模样，乡下孩子打扮。看出他是此处的常
客，店主不等他说话就端上了酒菜。他好像很饿的
样子，狼吞虎咽地吞食着。我好奇地瞅着他，猜测
着他的身份。

“小伙子，哪里的？”我先开了腔。
“中庄的。”他声音低低的，脸上显露着恐慌。
“来来，一块喝杯。”我给他倒酒。
“不用、不用。”他捂着杯子推让。见我一再坚

持，他不情愿地松开了手，朝周围看看又赶忙低下
头，眼睛盯着酒杯出神。

我没话找话，问一句，他答一句，之后什么话
也不说。在这寒冷的冬夜，能有人陪我喝喝酒，说
说话也是缘分。好奇怪的小伙子！至于别的，我
没多想。

“你是税务所的，大哥？“这是他主动说的头句
话。他看见了我搭在椅子靠背上的制服和桌子上
的大盖帽。我点了点头。

“我们那里也有个税务所。“他说了第二句话。
气氛有些松动。几杯酒下去，小伙子有点兴奋，话
多起来。他告诉我，他在莱州一家纸箱厂打工，放
假回家过年，他在旅馆住三四天了。打工？不回
家？住旅馆？我脑子里多了几个问号。

“你家里人知道吗？“我还是漫不经心的样子。
“不知道。“小伙子开始沉默，空气显得沉重。
“出了什么事吗？“
“我……”他欲言又止。好一阵沉默，他端起酒

杯一饮而尽。好似是下了决心，他吞吞吐吐地说：
“大哥，我告诉你，我、我是小偷。”

“什么，你，小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
个满脸稚气的男孩说自己是小偷！墙上的表已指
向十点，其他客人早已走光，店主趴在柜台上打
盹。那一阵的空气也似乎停止了流动，我的神情也
一定是怪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小伙子向我道出了原委。他们几个“哥们”破
门盗窃，他负责望风，分得几千块。害怕被公安逮
住，他只好外出打工躲藏。临近年关，他却有家不
敢回。白天猫在小旅馆里，晚上到这个偏僻的小店
吃饭。他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眼里闪着泪光。

“税务大哥，我怎么办？”他的话里带着哭腔。
“去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又是一阵难熬的

沉默。
“税务大哥，你送我去吧。”小伙子似乎看到了

希望。
“好！”一种被信任的感觉让我激动，虽不是热

血沸腾可也是豪情万丈。我实在无法拒绝那期盼
的目光。他是小偷，可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雪越发大了起来，街上偶尔见几个匆匆而
过 的 行 人 ，稀 稀 拉 拉 的 路 灯 发 着 惨 淡 的 亮 光 。
陪同男孩走进了公安局大门。风停了，雪住了，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是在行善，还
是在作恶。

事情过去多年，对我仿佛发生在昨天。我疑惑
男孩为啥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的制服、
我的大盖帽……我至今找不出答案；他走投无路还
是突然良心发现，我说不准。惟有他那声“税务大
哥”，让我久久难忘。我把我的奇遇讲给他人听，没
人相信是真的。

退休后，往事加速遗忘，但小学经历愈加清晰，且
回味无穷。

现在的小学是六年制。我的小学是五年制，但却
上了六年，这便是当初的“奇事”。我是 1969年秋季入
学的，班级里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六岁。因1961年的孩
子少，没法单独招生，而 1963年孩子多，便出现三个年
龄段同入学的现象。更罕见的是，一年级上了三个学
期，四年级又上了三个学期。这不只是一个学校或青
岛，而是整个山东都这样。一年级第三学期，没有教
材，主要学《毛主席语录》。四年级，山东将春季入学调
为秋季入学，又延长一学期。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去小组集合点，统一排队前往
学校。同组同学都住附近，只要到齐便可出发。由于没
手表，若人不齐，就很麻烦。等得久了会迟到，组长要受
批评。组长一到，便整队出发。所以，其他人不敢晚到。
若组长没来，副组长左右为难：组长是否请假不知道，若
代行整队，组长来了，便会被批评；若带队迟到，副组长也
要承担责任。刚上小学，我便担任副组长，倒霉的事偏降
在我头上。上学不久，小组在集合点等待出发，但组长迟
迟不来。同学担心迟到，让我整队出发。我带队到校后，
上课铃没响，组长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她当面质问我

“谁让你带队的”，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又过了几天，当
我来到集合点，发现同学已出发，便急急忙忙往学校赶。
到了学校门口，虽然提前十分钟的预备铃未响，却不准进
校门。当时纪律规定，不统一排队，不准单独进校。那
天，恰巧我班班长值班，她看我落单，不容解释，不准进
校。等上课铃声响起，才允许进校。当我来到班级，班长
骄傲地走进教室，我却被拦下。当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
我的委屈化为眼泪，道出原委，引得全班大笑。老师没有
批评，只是说，“男子汉！别哭了。”

那时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划分若干学习小组，
集中到一个同学家做作业。开始，大家乖乖呆在一起
学习。时间长了，一些“奇事”便发生了。那时，课少作
业也少。会的同学很快做完，不会的同学也会迅速抄
完，其他时间便随心所欲。开始在同学家玩；然后在同
学家的院里玩；最后便冲出大院，走向“世界”。去的最
多的地方是海泊河公园。这里有动物、溜冰场，是最有
诱惑力的地方。时间久了，公园吸引力下降，探险精神
膨胀。夏天，曾到青岛电厂的蓄水池，脱光衣服在水池
中玩。有一年，还跑到第一海水浴场。当时，我们不会
游泳，虽然内心害怕，但看到一个个同学跳入水中，也
鼓足勇气，大胆扑进水中。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胆量，让成人后的自己也感到后怕。熊孩子的盲目勇
敢，造成的悲剧会给家庭带来永久伤害。

当年开门办学，课堂教学安排不多，外出活动十分
丰富。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参加学工、学农、
学军活动，期间发生过许多“奇事”。一次，观看朝鲜影
片《卖花姑娘》，片中主人公悲惨的命运使我们都掉了
眼泪，继而小声哭泣，逐渐化为嚎啕大哭，整个影院的
哭声压过了画面音。体育老师站出来，大喝一声：“不
要哭了！”哭声终于消失，电影声音得以恢复。相对于
观看电影，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对孩子更有吸
引力。学农是拾麦穗，受苦受累；学军是野营拉练，有
点吸引力；学工是去青岛长途汽车站服务旅客，超受欢
迎。当时，长途汽车站每天早晨都有文艺演出，演员是
车站职工，观众是等车旅客。我们在看台的第一排，旅
客须站在我们后面观看，这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
节目比较简单，有独唱、小合唱、诗朗诵和山东快书。
歌唱得好的同学有时也能一展歌喉，并得到加倍的掌
声。演出结束后，旅客上了车，我们两人一组到每个车
上送水，还经常应旅客的要求，在车上为他们唱歌。不
管歌唱得好不好，我们都像歌唱家一样自豪。

没有应试教育的小学，简单而快乐。五十年后的今
天，拥有丰富物质条件的孩子，有了更多增长知识的机
会，生活变得复杂，但不能忘记，要给孩子更多的快乐。

海鸥在冬天又飞来了
带回它们的妻子和儿女
从西伯利亚飞呀飞呀飞来了青岛
那拉起翅膀的姿势
像一架一架小型飞机
群飞的时候
比珠海的航展还有款有型
克莱因蓝的大海上
古老又年轻的栈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仿佛在检阅一场万只海鸥的青岛国

际航展
太阳光洒下来 像金子们在跳舞
把水中的礁石感染成月桂黄色
服饰感爆棚的海鸥
一万只银雪般的身子
突然实名制开放了

成了一万片不要命的锦绣
一万只海鸥听了集结号那样团结在一起
像一万只滑翔机 它们俯冲
转身复而拉升 突然的颠簸
献技绝佳的艺术飞行
陆海空携同 战略战役战术
高级又完美
天空上呈现出海鸥版的中国结
这一切不是演技
这是大自然的灵性附着在这些
小小生灵的身体里面
允许海鸥来呀去呀再来呀

允许海鸥来青岛举办国际航展
冬季到青岛来看海鸥吧
海鸥千里万里撵来的地方
那里的人美心善胸怀宽绰
那看海的心情
就像点上了青岛啤酒和姜汁的生蠔
新鲜得可以生吃
冬季来青岛看海鸥吧
来做一个与汪洋大海的密接者
世界不只有人争人怼还有鸥翔人和呀
人类打打杀杀你死我活的龌龊事
允许在海鸥的眼里不屑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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